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漂浪拉薩：拉薩新住民對西藏印象的觀光凝視與二次凝視 

新世代的朝拜者：觀光客與「拉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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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 新世代的朝拜者 

在大眾旅行不斷發展的過程中，朝拜者幾乎是不可忽視的一群中堅力量，他

們形式多變，人員眾多，在各個時代和地域都有他們的身影。十三、十四世的制

度化的朝聖者隊伍；又或者是 1950 年代中期到 1970 年代後期的嬉皮士。在如今

這個時代，中國也有這樣一批朝聖者，他們帶著相同的目標，走著相同的路線，

甚至需要遵照特殊的形式，以到達某個特定的「聖地」，這個群體是西藏地區進

行現代旅遊活動的先驅和典範，也透過他們特定的到達方式讓西藏「香格里拉」

形象深入人心。 

在拉薩街頭隨意走走，就會看到一些人在布達拉宮（布宮）和大昭寺門口聚

集，他們騎著專業的山地車，身穿緊身衣，戴著頭盔，面罩和手套，然後雙手舉

起單車合影留念。只要上前再追問便會知道他們八成是經 318 川藏公路騎行進入

拉薩的。川藏線聞名已久被媒體稱為「一生必須走一次的線路」；「世界上最美的

公路」又或者是「世界上最危險的公路」。川藏線上有三種主要的交通方式分別

是徒步、騎單車和搭便車，這三種方式有時也根據旅行者自己的意願進行組合。

比如徒步和搭車的組合被稱為「徒搭」。而根據每一項交通方式對於身體的挑戰、

完成的難度和耗時的長短，新住民及旅行者普遍認為越少使用高級交通工具的方

式則完成的難度則越高。 

早期的「川藏線朝聖者」因為不滿足大眾旅遊「到此一遊」的觀光形式，開

始透過從旅行方式和模式的改變，以追求一種「不同」與「真實性」。所有的觀

光者所追求的一直以來都是這種不同的「真實性」。然而從單純的「徒步」、「搭

車」和「騎行」到出現「徒搭」和「搭車+騎行」的各種組合，這個過程中逐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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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低了「朝聖」的准入門檻，讓更多的旅遊者得以進入，也讓早期作為朝聖者的

「新住民」們進入大眾旅遊的視線。於是川藏線上的旅行服務和生活設施也逐漸

完備。各個「騎友驛站」、「背包客棧」和「驢友餐廳」遍佈所有重要的城鎮，網

路上鋪天蓋地的攻略和行程計劃，讓「徒搭者」很容易的便走上一條看似「不同」

的道路。這條道路也透過曾經的過路人、網路、媒體、外來者和本地人的共同作

用下，讓以往的那種「真實性」漸行漸遠，大眾旅遊者的大量出現則召喚了更多

的「方便」和「便捷」。而以往川藏線「費時費力」的特點，也變為一種遙遠的

「浪漫想象」，成為塑造獨特「西藏想象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青藏鐵路的開通

讓真實遙遠的西藏真正進入大眾旅遊的視線，川藏線和川藏線上的搭車客和騎行

者則讓西藏變的與眾不同，他們透過實際的觀光行動再造了西藏的獨特性與神聖

性。 

早期的先驅者們，帶著的是對西藏這個遠方的追尋和離開城市的渴望，那麼

後期越來越多的「徒搭者」和「騎行者」，帶著的可能只是單純的對於非現代化

旅途、危險和遙遠路程的想象。這種想象的出現，也意味著「艱險」的真實性被

拆解。因為「艱險」無法真正成為「大眾旅遊者」的體驗，「真正的艱險體驗」

永遠都是「先驅者」的特權。選擇一種特殊的交通方式通過川藏線進藏則讓大眾

旅遊者有了一種「朝聖者」的體驗，這個體驗的結束或者標誌便是，在布宮門口

舉起自己的進藏交通工具「山地車」，來一張大合影。這張合影隨之，變成一個

新的「標誌物」被印在明信片，旅遊書和網路上，以此來代表新的西藏意象，召

喚更多的大眾旅遊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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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生活在別處：觀光客與「拉漂」  

「大昭寺的門口鋪滿陽光，打一壺甜茶，我們聊著過往」，這句歌詞出自民

謠歌手趙雷的熱門歌曲「阿刁」。民謠歌手趙雷以及暢銷書作家大冰創作了一系

列與拉薩生活有關的歌曲和書籍。暢銷書作家大冰在《他們最幸福》中稱自己為

「第三代拉漂」，在他的微博簡介中也曾寫到自己是「藏漂」（拉漂）。在諸多媒

體的報道中，他們本人以及創作的文藝作品被認為是「拉漂」的代言人。 

那麼到底誰是「拉漂」。其實到達拉薩后，旅行者便會在相似的情景中不斷

遭遇「拉漂」。布達拉宮、大昭寺、和甜茶館組成的拉薩觀光地圖讓遊客這個身

份開始遊走在到達之前被設定的場景和位置。八廓街上有磕長頭的朝拜者，也有

專為遊客而開設的「工藝品店」；在甜茶館中有和朋友們日常聚會的藏族人，也

有等待著獵物上鉤的「拉漂」。他們幾乎在遊客的觀光實踐活動中反復出現，布

達拉宮和大昭寺主宰的西藏意象不斷的重構，「拉漂」因為來自內地，卻又被認

為是「拉薩本地人」，他們與遊客關係曖昧，「拉漂」形象也逐漸明確起來。 

平措康桑是一家青年旅舍，同時也是觀光信息的交流站，「新住民」的孵化

器和「拉漂」形象的體驗站。平措主要的人員有，老闆和常駐員工，他們在拉薩

生活時間大都在三年以上，他們是拉薩的「新住民」；而「兼職前台」和「義工」

往往在拉薩的時間不長，他們很多事透過工作來換取免費的食宿或者是微博的薪

水，目的只是在拉薩住一段時間；在與觀光客互動的過程中，「兼職前台」和「義

工」則成為了實實在在的「拉漂」。住客們會詢問他們：如何大昭寺和布達拉宮

如何到達；最近的公車站在哪裡；附近有什麼好吃的食物；你來拉薩多久了？；

怎麼會想來這裡工作？；我想買蜜蠟，但是害怕遇到假貨，你會不會辨認？。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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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時候剛來拉薩的「兼職前台」和「義工」與觀光客的互動中儼然化身成為成為

了地方的代言人。他們來自內地，卻在拉薩生活。遊客們希望透過這些「當地人」，

獲得更多可靠真實的旅行資訊。遊客們並沒有忘記自己追求「真實」的使命。在

「拉漂」與「觀光客」的互動中，他們作為當地人知識的代表者，分享自己的生

活經驗，並且像遊客傳遞在拉薩觀光旅遊的技能。比如，哪家餐廳價格比較貴又

難吃，要去哪裡買工藝品，如何防止被騙，以及怎麼和當地人相處等。 

這些「拉薩在地知識傳播」的場景不僅僅出現的客棧，還會出現在八廓街的

工藝品店內，大昭寺廣場上，甜茶館里，餐廳里，又或者是寺廟門口。這個時候，

因為「拉漂」作為當地知識的代表，這些看似僅僅是旅行的經驗，成為了「拉漂」

們在拉薩的生活經驗。生活經驗的分享者自然被當做的一種生活方式的代表，而

「拉漂」則成為了拉薩生活方式的典範。  

「拉漂」和「拉薩人」在同一個場景不斷出現，他們一起展開一幅西藏意象

給觀光客，而「觀光客」在追求真實源動力下的觀光實踐，不斷的積累經驗，「生

活在拉薩」的這種凝視不斷的在八廓街和甜茶館中具象化，他們隨時會「成為拉

漂」，這是一種關於「離開城市」，同時開始新的生活的「生活方式」的想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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